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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给，必须作为首要任务。粮食生产能力直接关

系到粮食供给水平，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因此，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和确保粮食产能的稳定，成为

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提质增效，体现了开放融合、先进共享和绿色

优质的特征，对于推动粮食生产技术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释了新质生产

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内涵与特征，并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方面探讨了其多元逻辑。具

体而言，文章梳理了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理论逻辑；以时间脉

络概括了其历史逻辑；并从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探讨了其现实逻辑。同时，本文提出应从新质劳动者、新质

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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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prioritize ensuring the supply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especially food.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grain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grain supply and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s currently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riving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hich enhance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integration, advanced sharing, and green qualit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timizing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diverse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ing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driving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been summarized from four aspects: innovation in gra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grain industry; 
Summarize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ing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driving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rom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ing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new quality workers, new 
quality labor materials, and new quality labor objects.
Key words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food secur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luralistic logic;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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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如何保障粮食生产

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是当前值得关注的

重要问题。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将粮食安全视为

“三农”工作的重要议题。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要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要

将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在大面积提高单产上，集成推

广良田、良种、良机和良法”。近年来，随着资源

环境约束加剧、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极端天气频发，

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增加，“端牢饭碗”的压力也

不断增大 [1-2]。创新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

力的主导力量，是提升粮食生产效能的关键，也是

我国粮食产业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3-4]。

确保我国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让粮食生产能

力更加可靠、可持续，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生

产力，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我国粮食产业的科技创新

革命 [5]。因此，在我国农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背景下，厘清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多

元逻辑与现实路径，探讨如何更精准、有力、持续

地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已

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新质生产

力的内涵、外延和特征进行界定，并探讨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逻辑与生成机理 [1, 6-10]，这些研究成果进

一步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 ；二是从不同视

角研究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的助推作用，如农业

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多功能性和自然资源

管理等 [11-14]，这些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兴和

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共识 ；三是聚焦新

质生产力与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关

系 [15-18]，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分析新质生产力

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也有研究从微 
观层面实证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如

新质生产力对粮农收益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

析 [19]。

综上，学界对新质生产力与粮食生产相关问题

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本研究的深入分析奠定了良好

基础。然而，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对农

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

重要性，对新质生产力如何驱动农业生产，尤其是

粮食生产能力的机制、形成逻辑与实现路径等方面

的研究较为匮乏。实际上，新质生产力与粮食生产

能力关系密切，新质生产力具备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和可持续的特点，对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具有

重要支撑作用。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资金、

土地、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关键要素，均与新质生产

力强调的高素质劳动者、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

广泛范围的劳动对象高度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本

研究首先系统阐述新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驱动粮

食生产能力的科学内涵与主要特征 ；其次，探讨以

新质生产力持续驱动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逻

辑必然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分析新质生产力驱动

粮食生产能力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最后，从新质

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三个维度出

发，针对性地提出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

的实现路径，为新质生产力如何进一步助推粮食生

产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1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内涵特征

1.1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基本内涵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与

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能够构建新型社会化

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是构筑国家创新竞争新

优势的必然战略选择。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内生驱动力，凭借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和可持续的特点，突破原有社会生产力、生

产关系与制度体系的束缚，通过吸纳技术革命、优

化生产要素配置和产业转型的经验，促进生产要素

的升级，形成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

劳动资料以及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同时，新质生

产力借助高新技术的深入应用，培育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推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优化产业链和

供应链，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

加速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动

能的创新性发展与变革，创造出新的社会生产时代

的生产力，展现出广泛的渗透性、融合性和变革性。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联合国粮农组织

将粮食的概念界定为谷物，包括麦类（如小麦、大

麦、燕麦等）、豆类（如大豆、小豆等）、稻谷类（如

水稻）和粗粮类（如玉米、高粱、荞麦等）。在我国，

狭义上讲，粮食是指可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类

的统称 ；广义上来说，“大食物观”范畴的粮食不

仅包括粮、油、肉、蛋、奶等重要的初级农产品，

还包括以这些农产品为原料加工制成的各类食品。

粮食生产是指粮食生产者运用生产设备、生产工具

和生产技术，在耕地上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借

助热量、光照、水分等自然条件，进行粮食耕种与

田间管理，最终收获粮食产品的过程 [20]。作为国家

战略性农业产品，粮食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安 
危 [21]。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以我

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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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解决我国粮食长期供需问题、牢牢把握粮食安

全主动权的基本方针 [22-23]。

我国农业资源有限，要实现粮食的持续、安全、

稳定增产增收，关键在于粮食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进

步。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环节的体现，主要通过

粮食生产技术的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

粮食产业的转型升级，结合更高素质水平的农业劳

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以及更低碳耐逆高

产的劳动对象之间的高效协同组合，实现粮食产能

的大幅提升，从而推动粮食生产体系的深刻变革。

1.2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特征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具有开放融合特

性，实现传统小农户为代表的劳动者向更高素质水

平的新型劳动者转变。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和最为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变迁和进步

的关键角色与主体力量。粮食生产的新质生产力将

各类新型种粮者的作用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对种

粮者的知识与技能提出更高要求。吸纳、组织和培

育更多拥有先进生产理念和科学种粮思想的新型劳

动者，能够创造满足新质生产力的种粮人才，促进

各类粮食生产主体间的紧密联系与合作，进一步系

统有效地形成人才红利和规模优势，进而转化成发

展优势，不断带来粮食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具有先进共享

性，促使基础性的传统劳动资料向更高技术含量的

新型劳动资料转变。粮食生产技术，尤其是生产工

具的科技属性，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

主要标志。智能农机装备的不断研发与推广，以及

北斗导航、5G、云端大数据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

粮食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测

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科学施肥技

术的大量应用，以及统测统配、智能配肥和代施代

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迅速发展，丰富了粮食生产

工具的表现形态，削弱了资源禀赋对粮食生产活动

的限制，极大拓展了粮食生产的空间 [24]。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具有绿色优质

性，使自然状态的劳动对象向更低碳、耐逆、高产

的新型劳动对象转变。这意味着粮食生产更多地依

赖于耐逆性强、产量高且对环境友好的作物品种，

这些作物能够在较为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生长，减少

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从而降低粮食生产过程中的

碳排放，实现粮食绿色低碳生产。同时，新质生产

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 [25-26]，通过生物防治、有机肥料等绿色

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促进农业生态系

统的健康发展。此外，新质生产力还使粮食生产更

加智能化和精准化，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管理和智能决策，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

发展。

2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多元逻辑

2.1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理论逻辑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

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重要标志。以新质生产力为基

础推动粮食产业科技创新革命，不仅能突破粮食生

产在资源限制下的固有束缚，还能在关键时刻确保

我国粮食安全的自主可控。如图 1 所示，新质生产

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路径 ：一是驱

动粮食生产技术创新，提升粮食安全韧性，促进粮

食产业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 ；二是优化粮食生产要

素配置，实现资源要素的节约和集约利用，提升粮

食生产的精细程度 ；三是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

加速产业链的无链补链、有链强链、上下延链，确

保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图 1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
Fig. 1　Theoretical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ing 

the improve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技术创新，为粮食生

产的深度拓展赋能。创新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

产能力的主导力量。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

素，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与基本要素相结合，进而转

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由粮食生产技术创新所催生的

新质生产力，既体现在原有生产技术的突破性改造

提升，也体现在创造出更高生产效能的新技术 [27]。

目前，我国仍以传统的小农作模式为主，在此背景

下，粮食生产作为农业领域最传统、最基础的生产

类型，亟需在原有技术基础上实现突破性改造提 
升 [28]。新质生产力能够在现有生产经验和技术的基

础上，以绿色可持续为赋能底色，遵循诱致性技术

进步理论，从粮食生产需求出发，关注技术创新对

自然界的长期影响及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深远影响，

推动原有生产技术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促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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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粮食生产环节的深度融合。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

高生产精度。马克思主义资源配置理论强调，资源

配置是调节资源稀缺性的重要手段。资源要素的开

发利用与合理投入对粮食生产有直接影响 [29]。粮食

生产离不开耕地、水等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本

等社会资源的投入。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自然

资源基础，对有效供给能力起着约束作用。由于耕

地资源具备自然与经济双重属性，地区间土地要素

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存在差异，而耕地资源的供给

刚性也会约束化肥、农药等化学农资的使用 [30]。水

资源则是农地综合生产能力得以发挥的前提条件，

影响粮食种植结构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并为节水

灌溉等技术创新提供导向 [31]。随着先进物质要素的

不断投入，土地要素质量得到改善、功能增强，推

动劳动力结构优化，刺激资本要素进一步下乡，新

质生产力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实践中形成。在节

约稀缺资源和能源、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劳动强度

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带来粮食产量和品质的精

准提升，促进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粮食

生产的广度延伸。粮食安全不仅关乎粮食生产经营

体系的发展，也与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密切

相关 [32]。在粮食全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视角下，

各地区不断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立足自身资源

禀赋优势，在粮食生产、收储、流通、加工、贸易

和消费等环节展开联系与合作，稳定粮食种植，强

化收储与流通，打造粮食三产融合集群，提高产业

链价值，促进贸易和消费，最大限度发挥比较优势，

实现粮食产业的优质高效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粮食

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引擎作用，不仅能将产业转型

的成效反馈给粮食生产主体，刺激其由单一粮食品

级的产销向分级产销转变，提高区域内经济效益，

还能优化粮食产业结构，促进产品多元化。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高粮食

附加值，推动粮食产业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纵向

延伸，及从国内市场向国外市场横向拓展 [33]。

2.2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历史逻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得益于不断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2.2.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年）  

这一时期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生产

的基础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基本满足了人民的生

活需求。在生产力方面，借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

施，农业机械化开始发展，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了

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化肥生产线，推广改进使用肥

料，迅速提升了中国农资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应用推

广程度 [34]。与此同时，化学农药也开始普及，为

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扩大复种面积、种植高

产作物以及消灭虫害和病害等措施打下了坚实基 
础。此外，国家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为治理水患

洪涝、改善粮食生产条件作出了重要贡献 [35]。到

197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3.05 亿 t，年均递增

3.5%，是 1949 年粮食产量的 2.7 倍，粮食单产达 
2 532.7 kg/hm2，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到 316.6 kg，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 133.6 元。在生产关系方面，

逐步改革土地所有制关系，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互助

合作。伴随现代农资和农机的普及，粮食生产条件

得到一定改善，生产力得以解放和发展，但化肥和

农药的不合理使用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

2.2.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

2012 年）  这一时期，土地关系进一步稳定，粮食收

购价格大幅提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生

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在生产力方面，国家对耕地

持续保持高度重视，对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

逐年提出严格要求。同时，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

政策，不断提高财政金融支农水平，逐渐取消了粮

食的统购统销制度，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取

消了农业税并实施种粮补贴制度，保障种粮农民的

收益。生产关系和生产结构经过重大调整与变革，

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 2012 年，我国粮食

产量已达 5.90 亿 t，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两倍，人均

粮食占有量达 435.4 kg。粮食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

缺到稳住粮食安全警戒线的历史性转变，但农业经

济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未

解决。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年至今）  这

一时期，粮食生产力持续提升，并更加注重稳定安

全的粮食供给。在生产力方面，国家继续实行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努力实现种业的自立自强与种

源的自主可控，因地制宜推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发

展，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推广粮食生产环节的社会

化服务，优化和调整粮食生产结构，提高整体效益。

同时，通过实行“一控两减三基本”（即严格控制

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和农药用量，实现畜禽粪

便、农作物秸秆、农膜的基本资源化利用），化肥

和农药用量持续下降，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秸秆

综合利用率显著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得到进一步保障。在生产

关系方面，国家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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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

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谁

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逐步摸索出“中国答案”。

到 2023 年，全国粮食实现“二十连丰”，产量达到

6 954 万 t。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推动了粮食生产环

节的生产力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所需的

转型关键节点。新发展阶段的粮食供给需要新的生

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发挥合力，而新

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现出对粮食生产

环节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

2.3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现实逻辑

2.3.1  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粮食生产面临多重挑战。农村地区人才

短缺、青壮年流失和老龄化加剧，加之收益有限，

严重抑制了种粮的积极性。同时，资源环境的约束

日益紧张，机械化水平不均，农资投入效益递减，

科技创新不足，进一步制约了粮食生产的效率。此

外，粮食供应链脆弱，种质资源依赖性强，品种结

构失衡，市场信息反馈不畅，亟需构建强韧高效的

供应链体系，以应对粮食安全的挑战。

第一，农村地区种粮人才的短板问题仍较为突

出。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当前，

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仍

存在一定差距，加之农村地域的局限性，农业生产

缺乏长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流向城市，种粮人口持续减少 [36]。另一方面，老龄

化问题严重，技术推广困难。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

度整体偏低，老龄化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从事粮

食生产的人员普遍年龄偏大，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

能力有限，造成粮食生产效率难以提升 [37]。此外，

农民的种粮收益偏低，种粮积极性不高。我国仍长

期以小农生产为主，尚未实现规模经济，随着生产

资料投入成本不断上涨，种粮成本逐年上升，而粮

价涨幅有限，导致农民种粮的边际收益递减，粮食

产后的增值空间相较其他农作物仍有限，从而抑制

了种粮积极性 [36]。

第二，粮食生产受资源环境刚性约束的限制加

剧。一方面，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差异明显。受

地形、气候和历史条件等影响，西南等山地、丘陵

地区由于土地细碎化和分散化程度高，难以采用机

械化作业，相比之下，东北等地区的机械化程度较

高。此外，我国农机装备仍以小型机械为主，动力

和适应能力较低，限制了生产效率的发挥。粮食种

植区域的用水需求和水资源供给的不匹配也抑制了

机械化作业的推广 [38]。另一方面，依赖农资投入带

来的粮食产能持续降低。化肥、农药等农资的施用

量已经达到上限，继续增加农资物化投入量以提升

粮食产量不仅难度加大，而且将导致不可持续性，

有悖于推进绿色、减量、提质、增效的农业发展路

径 [39]。同时，种粮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耕种技术改

良、先进适用的农机具研发推广及粮食收储环节优

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部分粮食品种的生产效率

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农技推广效果不佳 [39]。

第三，粮食供应链节点间尚未形成强韧有效的

合力。一方面，粮食种质资源仍面临“卡脖子”风

险。现代粮食种业发展已取得不小成效，水稻和小

麦这两大口粮作物已实现 100% 自给，但玉米和大

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源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一

旦出现极端断供情况，将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

速度、质量和效益 [2]。另一方面，粮食作物品种结

构分化严重。供需关系差异明显，水稻和小麦等口

粮作物供大于求，而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则供小

于求，尤其大豆的产需缺口较为严重。此外，粮食

以初加工产品为主，品种相似、品质接近，市场价

值低，竞争优势弱，尚未形成差异化供给 [37]。最后，

粮食市场间的协同与信息反馈不充分。粮食的产需

之间存在空间错配和信息互通的时滞性以及供应链

上各节点信息反馈的不及时，不仅会给粮食流通和

储备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影响下一季粮食生产主体

的种粮决策。

2.3.2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机遇  新质生

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传统农业格局，为粮

食生产能力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一方面，新型

粮食生产技术作为关键驱动力，通过种源保护与品

种创新、智能装备的全链条应用，显著提升了粮食

生产效能与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新型粮食生产

要素成为核心引擎，推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优

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为粮食生产注入强劲动力。同

时，新型粮食产业作为有力载体，通过产业链的延

伸与供应链的完善，促进了粮食产业的数字化、智

慧化转型，确保了粮食的安全有效供给与市场的稳

健运行。

第一，新型粮食生产技术是新质生产力在粮食

生产中的关键。一是粮食种源保护和新品种培育技

术显著提升。种子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国家对粮食

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逐年增强，主粮作物的种源

已基本实现自给。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

超过 96%，良种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超过 45%，自

主选育品种的面积占比超过 95%。水稻育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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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使我国水稻单产和总产连续多年居世界第

一，小麦的平均单产也远高于小麦出口大国的平均

水平。再生稻和旱地水稻种植技术的创新突破对我

国粮食增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2]。二是农田智能装备

的研发、推广与应用不断扩大。粮食生产的机械化

已由过去集中于收获环节，转向耕、种、管、收各

个生产环节的全链条需求。截至 2022 年，全国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过 73%，农业科技

进步的贡献率从 2012 年的 54.5% 提升至 2022 年的

62.4%。此外，大数据的应用为农田精准“把脉”，

通过创新数字技术，农民能够直接通过农情成像来

判断作物长势、获取病虫害信息，并与其他粮食生

产要素相结合，进一步放大数字技术在粮食生产中

的价值效应。

第二，新型粮食生产要素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粮

食生产能力的核心。一是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与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不断落实。耕地资源方面，

对乱占和破坏耕地的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严守 18
亿亩（1.2 亿 hm2）耕地红线，在稳定耕地总量的同时，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合理完善种粮配套资金

补助，不断健全耕地质量验收制度，积极开展耕地

有机质提升行动，并鼓励探索后备耕地资源的综合

利用 [30]。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 10 亿亩（0.67
亿 hm2）高标准农田，稳定保障了 5 亿 t 以上的粮

食产能。在水资源方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不断发

展普及，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差距，我国有超过 40% 的水资源在农田输送和

灌溉过程中被浪费，无法被粮食作物吸收利用，用

水效率提升潜力巨大 [31]。二是社会资源持续助推粮

食生产释放动力。在人才资源方面，近年来我国持

续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鼓励采用集约化、标准化的粮食耕种模式，

提高粮食耕种效率。截至 2023 年 9 月，全国农民

合作社超过 221 万家，家庭农场近 400 万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达 620 万家。同时，通过集中授

课、现场示范等方式，为小农户定期提供种粮技术

服务，加快发展和推广社会化服务组织，帮助小农

户解决生产难题，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在资金补贴

方面，持续稳定粮食生产各项补贴政策，实施最低

收购价政策和农业保险政策，保障广大农民的种粮

收益，缓解资金压力。

第三，新型粮食产业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

产能力的重要载体。一是粮食产业链的持续延伸。

推进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加、优销“五优联动”，

在粮食供给方面，引导和带动种粮农民调整优化粮

食种植结构，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质量与效益，超

过 107 万个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服务带动小农户

9 100 多万户，覆盖超 7.88 hm2/ 次；在粮食流通方面，

持续加强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整合现有资

源，为种粮农民提供清理、干燥、收储、加工、销

售等延伸服务 ；在科技支撑方面，推广物联网、大

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环节及物流网络体系建

设，提升粮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风险防范方面，

加强粮食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工作，保障粮食安全有

效供给 [40-42]。二是粮食供应链的不断完善。粮食供

给方面，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和整体质量效率显著提升 ；在粮食流通方面，

企业引进现代化设施设备，实现了粮食仓储、物流、

加工和配送的智能化升级 ；在科技支撑方面，加强

农村电商主体的培训与培育，引导农业生产基地、

农产品加工、农资配送等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推动

粮食产业数字化转型 ；在风险防范方面，联农带农

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完善，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系统

日趋健全，保障粮食保供稳价调控的前瞻性与主动

性，不仅提升了小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让农民

获得更多的粮食产业增值收益。

3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实现路径

随着粮食生产技术的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优

化配置、粮食产业的转型升级，我国粮食生产环节

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 [43-44]。

如图 2 所示，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传统的劳动者、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向新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

动对象转变，以粮食生产主体为载体、以新型生产

技术和生产要素为工具和手段、以新型粮食产业为

平台实现高效协同组合。这一过程不仅具有历史必

然性，也符合现实合理性。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小农

户、新型种粮人才、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经营形态

共同发挥合力，协同承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时代

使命。

3.1  从新质劳动者维度驱动粮食生产能力

在农业生产领域，新质劳动者与传统劳动者有

本质区别。传统农业劳动者主要依靠长期积累的生

产经验和传统方法进行农业生产，对现代农业科技

和管理知识的了解有限，技能水平主要基于手工操

作和简单机械的使用。而新质劳动者具备较高的科

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掌握现代农业科技和管理

知识，能够熟练运用智能化、数字化工具进行农业

生产，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能够不断

适应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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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持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种粮专

业化水平。应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等优惠

政策，以降低其经营成本并激发其创新活力。同时，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新

型经营主体提供稳定的生产基地。推动农业科技创

新与应用，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智能农业装

备、精准农业技术等现代农业科技，提高粮食生产

效率和品质。此外，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利用大

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实现农业生产管理的智

能化和精准化。

二是继续加大生产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农民的

种粮能力。农民整体素质水平制约了粮食产能的提

高。只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粮食产

能才能得以保障。要充分发挥本土人才与外来人才

的共同作用，建立“传帮带”的联动机制，针对不

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特长的种粮农民，

围绕粮食生产全过程开展多层次、差异化的培训教

育和素质提升，增强种粮者与现代粮食产业发展的

契合度。

三是开展人才培育计划，鼓励更多能手回乡种

粮。现代粮食生产需要懂农业、技术和管理的新型

职业种粮能手。一方面，应从存量农民中培育高素

质和中坚农民，综合依托政府、社会、高校、市场

等多方平台，围绕各地主导特色粮食产业分层分类

开展新农人培育。另一方面，应引导优质种粮能手

回乡，给予人才下乡种粮的补贴政策倾斜，为现代

粮食产业开发更多的潜在优质人力资本。

3.2  从新质劳动资料维度驱动粮食生产能力

在农业生产领域，新质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

料存在本质区别。传统劳动资料主要由简单机械和

手工工具构成，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往往依赖人力

操作和经验判断，难以实现精准控制和高效作业，

提升空间受到限制。而新质劳动资料融合了现代科

技元素，如智能化、数字化和自动化等技术，具备

高精度、高效率和高稳定性的特点，能够实现远程

操控和自主作业，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降低人力成本和资源消耗。

一是要让机械化为粮食生产持续保驾护航。我

国粮食生产已进入由机械化主导的新阶段。一方面，

应继续补齐不同区域和作物结构间机械化推进的短

板，深入研发一批具有更强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生产

全过程机械设备。另一方面，积极推广结合用地与

养地的机械化耕种技术，在减轻风蚀和水蚀的基础

上，培育耕地地力，助力耕地质量提升。同时，加

强对生产薄弱环节的农机作业补贴支持力度，促进

粮食生产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要探索绿色减量的农资研发与推广。一方

面，应继续扎实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加强有机肥料

产品的研发和科学施肥技术的指导，实现不同地区、

作物和产量目标下的粮食作物施肥精准化、智能化

和绿色化。另一方面，加快应用绿色高效农药，积

极推广科学用药技术，同时，加强对农膜生产、销售、

使用和回收等全过程的监管，切实治理白色污染。

三是持续推动粮食生产科技创新。要深化产学

研企合作，充分发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作用，

不断推进粮食生产理论创新、技术集成和模式推广。

要加强绿色种粮关键技术攻关，发掘和利用作物结

构优势，扎实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现代生物技

术等成熟技术模式的应用，提升粮食产业发展的科

技支撑水平。

3.3  从新质劳动对象维度驱动粮食生产能力

在农业生产领域，新质劳动对象与传统劳动对

象存在本质区别。传统劳动对象主要指农业生产中

图 2　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生产能力的实现路径
Fig. 2　Implementation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ing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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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自然资源或原材料，如土地、种

子、农作物、农具和家畜等，这些对象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被直接加工、改造或利用，以生产出农产品。

而新质劳动对象则是在传统劳动对象的基础上，增

加了更多的技术要素和非物质形态的对象。例如，

农业经营体系、与土地信息数据相关的现代信息化

监管平台、专业育种技术、集中化种植模式以及企

业化加工全体系等。

一是加快提升种质资源的核心创新竞争力。一

方面，要整合优势科技资源，集中于以育种为核心

的品种与技术创新，集成上中下游力量，组织多方

主体联合攻克种业“卡脖子”技术的难题，充分发

挥协同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快本土材料创制、品

种培育、良种繁育及其产业化应用的种源企业发展，

改革种源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以成果转化作为财政

补贴导向，让“以种适地”与“以地适种”相结合，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二是建立长效机制以解决粮食作物结构矛盾。

一方面，要优化粮食产品结构，确保各粮食作物在

需要时能够稳定产出和供应。另一方面，要注重粮

食品质的提升，推进粮食生产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

导向，通过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

应链，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让粮食生产不断向绿

色高效转变。同时，要始终将种粮农民的利益放在

首位，实现粮食生产与收入增加齐头并进，努力实

现粮食产品的分级差异化供给，持续提升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让种粮农民更有前景。

三是充分发挥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的合力作用，

构筑更为完备的粮食全产业链。一方面，要鼓励龙

头企业、家庭农场等高成长性、多业态性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牵头，联

合科研、金融、互联网等主体，利用标准化原料基地、

集约化加工链条、网络化服务体系和品牌化市场营

销渠道，充分发挥各方特色优势，形成强有力的产

业化联合体。另一方面，要以粮食产品为主线，生

产全过程质量把控为核心，加快构建现代粮食全产

业链标准体系，拓展粮食产品初加工，开发粮食产

品的精深加工，提升粮食加工转化的多级增值空间。

4  结束语

确保我国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需以新

质生产力为基础，推动粮食产业科技创新革命。通

过新质生产力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质量与效率，具

有开放融合、先进共享和绿色优质的特征，对推动

粮食生产技术创新、要素优化配置以及产业转型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加速粮食生产

技术创新，还能优化粮食生产要素配置，推动粮食

产业的转型升级。历史经验表明，我国粮食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得益于农

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然而，当前我国粮食产业

仍面临种粮人才缺失、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和粮食供

应链韧性不足等挑战。同时，新型粮食生产技术持

续进步，新型生产要素不断优化，新型产业体系逐

步完善，新质生产力在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期，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粮食

生产能力的提升将成为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

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机遇，未来需在深

入开展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上，从新型

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三个维度，

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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